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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今
次
泰
國
發
生
恐
襲
，
在
鬧
市
四
面

佛
附
近
爆
炸
，
留
下
一
片
血
肉
殘
肢
、

驚
心
動
魄
的
畫
面
，
令
人
心
傷
。
死
傷

者
大
部
分
是
華
人
，
港
人
亦
難
倖
免
。

這
一
下
子
，
把
我
們
關
注
天
津
大
爆
炸

的
視
線
，
一
下
子
帶
到
泰
國
去
。

年
前
去
泰
國
旅
遊
，
適
逢
紅
衫
軍
與
黃
衫

軍
打
到
七
彩
，
由
於
電
視
畫
面
震
撼
，
香
港

方
面
對
泰
國
宣
佈
了
紅
色
外
遊
警
示
，
嚇
得

香
港
家
人
十
萬
火
急
催
促
返
港
。
我
們
在
酒

店
不
知
外
面
情
況
，
只
能
靠
上
網
看
香
港
的

新
聞
報
道
，
才
能
判
斷
去
留
。

當
時
紅
衫
與
黃
衫
之
爭
，
並
不
針
對
遊

客
，
在
購
物
區
、
皇
宮
等
旅
遊
熱
點
，
都
是

相
對
安
全
。
我
們
的
出
租
車
司
機
是
潮
汕
人
，
本
身
又

是
黃
衫
軍
，
他
輕
車
熟
路
，
又
知
道
示
威
時
間
表
和
地

點
，
他
開
車
繞
過
衝
突
區
，
安
全
將
我
們
送
往
機
場
。

但
今
次
情
況
就
不
同
，
又
是
炸
彈
又
是
手
榴
彈
，
都

針
對
遊
客
，
比
紅
、
黃
衫
軍
衝
突
嚴
重
得
多
。
相
信
經

此
一
役
，
泰
國
的
旅
遊
業
會
經
受
一
段
長
時
間
的
打

擊
。泰

國
是
香
港
人
的
後
花
園
，
食
物
對
胃
口
，
度
假
酒

店
漂
亮
，
服
務
又
好
，
消
費
便
宜
。
港
人
若
有
幾
天
短

假
期
，
都
會
想
到
泰
國
去
鬆
一
鬆
。

女
朋
友
是
天
生
購
物
狂
，
每
次
去
首
爾
專
攻
面
膜
；

去
泰
國
則
買
一
大
堆
水
療
浴
品
，
就
是
因
為
泰
國
的
度

假
酒
店
精
美
，
其
浴
品
也
是
相
當
有
質
素
。
泰
國
又
是

農
業
國
家
，
水
果
樣
樣
鮮
甜
，
都
是
吸
引
遊
客
的
賣

點
。今

天
，
在
泰
國
旅
遊
的
舒
暢
感
和
安
全
感
沒
有
了
，

恐
襲
會
否
在
東
南
亞
蔓
延
，
都
是
令
人
憂
慮
的
。

東
南
亞
短
線
遊
少
了
一
個
泰
國
，
新
加
坡
可
以
是
另

一
個
選
擇
。
不
過
，
沒
了
李
光
耀
，
李
顯
龍
新
上
場
，

能
否
震
得
住
各
方
力
量
，
還
有
待
觀
察
。

泰國恐襲

當
下
的
時
代
一
直
被
娛
樂
左
右
着
。
娛
樂
成
為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
本
來
沒
什
麼
不
好
，
人
活
着
不

是
為
了
痛
苦
。
問
題
在
於
娛
樂
有
沒
有﹁
度﹂
，

或
者
說
娛
樂
有
沒
有﹁
極
限﹂
？

很
多
媒
體
都
喜
歡
用
一
個
詞
：﹁
娛
樂
無
極

限﹂
。

在
媒
體
的
這
種
集
體
表
述
下
面
，
娛
樂
成
為
一
種
沒

有
約
束
、
沒
有
邊
界
的
代
名
詞
，
套
上﹁
娛
樂﹂
這
個

圈
，
一
切
都
被
消
解
於
無
形
。
莊
嚴
、
崇
高
、
審
美
往

往
成
為
娛
樂
的
犧
牲
品
，
在﹁
娛
樂﹂
的
大
旗
下
，
人

們
開
始
消
費
的
是
猥
瑣
、
卑
微
和
審
醜
。

媒
體
本
身
沒
有
問
題
，
因
為
他
們
只
反
映
了
當
下
的

時
代
、
當
下
的
人
群
。
所
以
，
有
問
題
的
是
發
生
了
霉

變
的﹁
娛
樂﹂
本
身
。

只
要
稍
微
溫
故
一
下
這
些
年
的
娛
樂
事
件
，
就
可
以

看
出
我
們
的
娛
樂
正
朝
着
不
那
麼
樂
的
方
面
在
發
展
。

我
們
的
時
代
已
經
從
過
去
對
完
美
的
崇
拜
迅
速
變
異
到

今
天
對
殘
缺
的
崇
拜
，
各
種
讓
人
膩
味
的
真
人
騷
節
目

帶
來
了
對
於
審
美
標
準
的
改
寫
，
以
及
對
遊
戲
規
則
、

篩
選
機
制
的
破
壞
與
顛
覆
。

拿
歌
唱
比
賽
來
說
，
過
去
我
們
知
道
，
歌
唱
大
賽
的

評
審
標
準
無
非
兩
條
，
或
者
唱
的
好
，
或
者
長
的
好
，

要
不
就
兩
者
兼
備
。
這
標
準
顛
撲
不
破
，
但
是
到
了
當
下
，
標
準

變
了
，
往
往
唱
得
很
好
而
且
長
得
很
養
眼
的
一
個
女
孩
，
會
迅
速

地
被
淘
汰
掉
。
你
會
覺
得
很
奇
怪
，
難
道
評
委
耳
朵
都
聾
了
、
眼

睛
都
瞎
了
嗎
？
他
就
看
不
出
美
嗎
？

曾
經
備
受
爭
議
的
超
女
大
賽
自
不
必
說
，
沒
有
一
屆
的
冠
亞
季

軍
不
引
起
巨
大
爭
議
，
後
來
的
︽
中
國
好
聲
音
︾
出
來
的
歌
星
也

都
可
以
演
恐
怖
片
，
唱
歌
變
成
了
比
賽
編
故
事
。

後
來
一
位
資
深
電
視
選
秀
導
演
告
訴
我
，
這
恰
恰
是
組
織
者
的

需
要
，
他
們
要
的
就
是
這
個
效
果
：
爭
議
。
因
為
他
們
不
是
要
為

觀
眾
選
出
一
個
真
正
的
冠
軍
，
他
們
需
要
的
是﹁
收
視
率﹂
。
這

個
機
制
會
保
證
他
們
的﹁
收
視
率﹂
，
因
為
你
會
爭
論
，
你
會
質

疑
，
但
你
同
時
會
在
爭
論
和
質
疑
中
追
着
看
下
去
。
從
某
種
程
度

上
，
現
代
娛
樂
一
定
要
讓
你
爭
論
，
假
如
說
，
超
女
從
一
開
始
就

選
定
一
個
很
完
美
的
女
孩
子
，
就
是
她
，
她
就
應
該
是
冠
軍
，
結

果
她
真
成
了
冠
軍
，
你
說
這
節
目
還
有
人
看
嗎
？
觀
眾
會
覺
得
沒

有
意
外
。

現
代
娛
樂
讓
每
個
人
都
有
意
外
，
我
喜
歡
的
人
被
淘
汰
了
，
我

一
方
面
憤
怒
，
一
方
面
勾
起
更
大
的
懸
念
，
我
就
要
去
看
是
誰
填

補
那
個
空
白
。

這
就
是
選
秀
的
篩
選
機
制
給
我
們
帶
來
的
異
化
，
這
種
篩
選
機

制
歸
納
起
來
就
是﹁
逆
淘
汰
機
制﹂
。

因
此
，
審
美
常
常
成
為
審
醜
。

如
果
這
種
機
制
還
僅
僅
停
留
在
娛
樂
節
目
上
，
倒
也
危
害
有

限
。可

怕
的
是
，
這
種
篩
選
機
制
被
大
量
移
植
到
了
生
活
，
我
們
可

愛
的
明
星
們
在
這
種﹁
逆
淘
汰
機
制﹂
中
，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生
存

方
式
，
所
以
過
去
被
煞
費
苦
心
包
裹
隱
藏
的﹁
隱
私﹂
，
現
在
大

量
被
刻
意
挖
掘
出
來
，
甚
至
被
刻
意
製
造
出
來
。
我
們
看
到
那
麼

多
的﹁
隱
私﹂
被
披
露
，
那
麼
多
的﹁
隱
情﹂
被
揭
密
，
兩
個
人

之
間
的
事
件
被
放
大
到
公
眾
面
前
，
當
事
人
立
馬
成
為
媒
體
愛

物
，
被
追
着
接
受
採
訪
，
他
們
的
曝
光
率
空
前
。

所
以
，
我
們
看
到
明
星
吸
毒
、
賭
博
、
嫖
妓
、
多
角
戀
、
涉

黑
，
更
有
一
些
明
星
自
己
跳
出
來
，
積
極
主
動
地
曝
光
自
己
是

﹁
潛
規
則﹂
的
主
角
，
生
怕
自
己
不
夠
爛
地
朝
外
兜
售
自
己
的

﹁
私
生
活﹂
。
結
果
是
，
他
們
重
新
被
人
重
視
，
再
成
茶
餘
飯
後

的
談
資
。
我
們
看
到
了
太
多
的﹁
壞
孩
子﹂
成
為
聚
光
燈
下
的
寵

兒
，
他
們
向
觀
眾
渲
染
着
自
己
的﹁
故
事﹂
，
並
接
到
新
的
片
約

和
廣
告
單
。

他
們
的
那
些
或
黃
、
或
黑
、
或
灰
的
生
活
，
居
然
為
他
們
帶

來
了
靠
原
來
那
點
可
憐
的
技
藝
所
無
法
帶
來
的
光
鮮
。
假
如﹁
壞

孩
子﹂
都
能
夠
得
到
生
活
的
青
睞
，
那
誰
還
願
意
去
做
好
孩
子

呢
？

娛樂，向死而生

台
灣
塵
爆
，
喜
極
而
悲
，
未
足
一
個

月
，
天
津
發
生
大
爆
炸
，
執
筆
時
，
泰
國

也
傳
來
市
中
心
商
場
爆
炸
，
一
時
之
間
，

彷
彿
，
爆
響
之
聲
，
轟
隆
轟
隆
停
不
了
，

令
人
震
懾
，
熊
熊
烈
火
和
濃
濃
煙
霧
幾
把

城
市
毀
滅
！

然
而
，
每
每
在
這
個
面
對
死
亡
威
脅
的
危

險
時
刻
，
就
有
一
隊
裝
備
整
齊
、
充
滿
自
信

的
勇
士
逆
火
而
上
，
衝
在
危
境
險
地
的
最
前

線
，
視
死
如
歸
，
他
們
就
是
救
死
扶
傷
的
消

防
員
。

以
這
次
天
津
爆
炸
為
例
，
截
至
十
八
日

止
，
遇
難
的
一
百
一
十
四
人
中
有
五
十
名
已

確
定
為
消
防
員
，
更
有
五
十
二
名
消
防
員
失

聯
！
當
中
不
僅
有
現
役
消
防
官
兵
，
還
有
企

業
專
職
消
防
員
，
成
為
新
中
國
成
立
以
來
消

防
隊
伍
死
傷
最
慘
痛
的
災
難
。

看
着
那
一
張
張
留
着
平
頭
短
髮
的
質
樸
面

孔
，
最
小
的
袁
海
還
未
滿
十
八
歲
。
他
們
遠

離
家
鄉
，
走
進
軍
營
，
與
警
鈴
為
伴
，
視
火

海
為
敵
，
生
命
中
的
精
彩
還
來
不
及
見
識
、

體
驗
，
就
匆
匆
告
別
這
個
世
界
，
令
人
唏
噓
。

有
位
叫
寧
宇
的
遇
難
者
，
也
才
十
九
歲
。
原
來
，
他
在

大
半
年
前
告
別
一
起
受
訓
的
戰
友
們
時
，
留
下
一
句
話
：

﹁
那
天
，
我
們
分
開
了
，
也
許
這
輩
子
再
也
見
不
着

了
。﹂
沒
想
到
一
語
成
讖
。
他
是
新
丁
，
入
伍
不
到
一

年
，
本
來
去
增
援
，
豈
料
一
去
無
返
，
青
春
的
面
孔
就
定

格
在
正
要
展
翅
的
瞬
間
。

消
防
，
是
一
種
隨
時
準
備
獻
身
的
職
業
，
火
焰
之
地
就

是
職
場
，
他
們
因
火
而
生
，
與
火
作
戰
。
憑
着
專
業
的
訓

練
和
無
畏
的
精
神
，
常
常
，
我
們
看
到
他
們
神
速
的
行
動

和
矯
健
的
身
手
，
卻
沒
甚
麼
機
會
見
到
他
們
堅
毅
的
面
孔

和
柔
情
的
流
露
，
哪
怕
是
抬
着
死
者
、
扶
着
傷
者
，
乃
至

彼
此
攙
扶
，
走
出
硝
煙
瀰
漫
的
廢
墟
那
一
刻
。

也
常
常
，
他
們
戰
勝
了
火
神
，
揮
一
揮
手
，
就
如
風
而

去
，
只
留
下
一
道
背
影
。
所
以
，
內
地
網
民
封
他
們
為

﹁
逆
行
的
人﹂
，
令
人
欽
佩
。
但
這
一
次
，
人
們
更
多
的

是
痛
惜
，
一
場
大
火
，
逾
百
條
生
命
，
太
悲
壯
了
。﹁
明

知
有
險
，
但
不
能
退﹂
，
盡
顯
職
業
本
能
和
敬
業
精
神
，

不
是
逆
風
而
行
般
瀟
灑
，
而
是
逆
火
而
進
般
悲
壯
！

幸
好
，
有
總
理
一
錘
定
音
：
他
們
都
是
英
雄
，
英
雄
沒

有﹁
編
外﹂
。
其
實
，
即
使
不
是
消
防
員
，
迎
火
救
人
的

都
是
英
雄
。
不
過
，
我
相
信
，
此
時
此
刻
，
許
多
人
都
不

想
再
為
葬
身
火
海
的
英
雄
流
淚
，
而
只
希
望
看
到
勇
士
走

出
火
海
的
英
姿
。

逆行的人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年
輕
的
大
學
生
們
，
好
好
利
用
三
年
暑
假

的
機
會
，
多
出
外
走
走
，
增
廣
見
聞
，
算
沒
白

費
青
春
。
從
前
，
大
學
生
喜
歡
三
五
成
群
，
背

上
背
包
，
拿
着
地
圖
，
窮
遊
絲
綢
之
路
，
體
驗

祖
國
錦
繡
山
河
，
認
識
中
華
文
化
。
古
語
有

云
：﹁
讀
萬
卷
書
不
如
行
萬
里
路﹂
。
這
年
代
的
年

輕
人
更
幸
福
了
，
近
年
來
，
在
各
大
機
構
、
政
府
部

門
、
團
體
共
同
推
動
下
，
舉
辦
了
不
同
的
國
情
班
、

遊
學
團
、
實
習
計
劃
，
費
用
便
宜
，
行
程
充
實
，
讓

年
輕
一
代
紛
紛
深
入
內
地
進
行
考
察
、
交
流
和
培

訓
，
從
不
同
形
式
了
解
祖
國
現
今
的
繁
榮
富
強
，
已

發
展
成
為
一
股
社
會
潮
流
。

自
二
零
零
五
年
始
，
︽
文
匯
報
︾
開
創﹁
未
來

之
星
同
學
會﹂
。
在
姜
亞
兵
執
行
主
席
及
解
玲
總

幹
事
的
帶
領
下
，﹁
未
來
之
星
同
學
會﹂
辦
得
有

聲
有
色
，
目
的
是
讓
大
學
生
從
另
一
角
度
感
受
中

國
文
化
。
二
十
一
世
紀
，
中
國
勢
成
經
濟
火
車

頭
，
亞
洲
投
資
銀
行
和﹁
一
帶
一
路﹂
等
經
濟
戰

略
，
深
度
加
速
亞
洲
崛
起
。
同
學
單
靠
看
書
、
看

報
章
雜
誌
，
片
面
了
解
今
天
的
中
國
已
不
合
時

宜
。
走
進
去
，
放
下
既
有
概
念
，
學
習
用
內
地
方
式
，
由
內

向
外
看
香
港
、
看
內
地
、
看
世
界
，
體
會
更
新
也
更
深
。
例

如
同
學
們
難
得
到
有﹁
東
方
威
尼
斯﹂
之
稱
的
杭
州
實
習
，

除
了
可
飽
覽
杭
州
聞
名
世
界
的
湖
光
山
色
外
，
同
時
體
驗

﹁
馬
雲
熱﹂
。
杭
州
因
為
馬
雲
創
業
成
功
，
家
鄉
充
滿
濃
郁

創
業
氣
氛
，
大
街
小
巷
老
嫩
長
幼
談
着
創
業
夢
，
振
奮
人

心
。
除
上
述
種
種
交
流
活
動
外
，﹁
未
來
之
星
同
學
會﹂
活

動
切
合
時
下
年
輕
人
口
味
，
如
前
兩
星
期
，
舉
辦
了
電
影
欣

賞
會
，
讓
實
習
完
畢
的
同
學
，
趁
機
可
再
聚
首
一
堂
，
共
賀

﹁
未
來
之
星
同
學
會﹂
成
立
十
周
年
，
溫
馨
又
創
新
。

凝
聚
有
抱
負
的
年
輕
新
一
代
，
對
香
港
、
對
祖
國
實
有
莫

大
裨
益
。

凝聚香港新一代 思旋
天地
思 旋

我
喜
歡
聽
音
樂
，
範
圍
很
廣
，
從
南
音
、
京
曲
、

中
樂
到
西
方
的
歌
劇
等
等
都
愛
。
不
過
，
比
較
常
聽

的
是
協
奏
曲
，
因
為
在
台
灣
讀
大
學
時
，
從
香
港
帶

去
的
卡
帶
，
除
了
新
馬
師
曾
的
南
音
外
，
就
是
中
國

人
寫
的
兩
首
︽
梁
祝
小
提
琴
協
奏
曲
︾
和
︽
黃
河
鋼

琴
協
奏
曲
︾
。
我
還
記
得
，
從
馬
六
甲
到
台
灣
去
讀
外
文

系
的
同
窗
，
如
今
已
是
知
名
的
小
說
家
李
永
平
，
他
到
美

國
留
學
的
前
一
夜
，
我
和
他
以
及
讀
中
文
系
的
劉
漢
初
，

三
個
人
喝
着
高
粱
酒
，
聽
了
整
晚
的
︽
黃
河
鋼
琴
協
奏

曲
︾
，
那
時
的
中
國
情
懷
濃
郁
得
不
得
了
。

雖
然
我
很
喜
愛
柴
可
夫
斯
基
和
孟
德
爾
頌
的
協
奏
曲
，

也
常
常
聽
，
但
每
年
的
八
九
月
，
我
最
常
聽
的
卻
是
︽
黃

河
︾
。
雖
然
我
未
曾
經
歷
過
抗
戰
，
但
抗
戰
的
悲
慟
故

事
，
卻
聽
過
和
讀
過
不
少
，
而
聽
︽
黃
河
︾
，
心
中
總
會

湧
起
強
烈
的
憤
慨
和
激
情
。

最
近
有
關
抗
日
的
事
跡
幾
乎
天
天
都
看
到
，
所
以
聽

︽
黃
河
︾
和
︽
黃
河
大
合
唱
︾
是
我
夜
深
人
靜
時
的
最

愛
。
那
天
，
聽
罷
大
合
唱
，
再
聽
殷
承
宗
演
奏
的
協
奏
曲
，
思
潮
澎

湃
，
久
久
才
能
平
復
。

心
情
平
復
後
，
想
看
點
輕
鬆
的
書
，
於
是
便
看
到
鄧
雲
鄉
的
︽
花

鳥
蟲
魚
誌
︾
，
其
中
的﹁
蟬
與
蛙
交
響
樂
團﹂
說
：﹁
知
了
之
趣
，

在
於
夏
日
炎
炎
，
高
柳
古
槐
，
紗
窗
竹
枕
，
午
夢
初
迴
；
蛙
鼓
之

趣
，
在
於
夜
雨
初
遇
，
新
月
窺
人
，
涼
意
催
夢
，
暑
氣
乍
解
，
一
覺

黑
甜
。﹂
我
就
想
，
蟬
鳴
在
午
後
，
蛙
鳴
在
夜
間
，
既
不
是
交
響
，

也
不
是
協
奏
，
應
該
是
日
與
夜
不
同
的
獨
奏
才
對
。
當
然
，
作
者
的

意
思
，
是
夏
日
裡
大
自
然
最
常
聽
到
的
鳴
聲
，
組
織
起
來
，
是
一
首

動
聽
的
夏
日
交
響
樂
。

我
們
不
希
望
任
何
國
家
再
有
抗
戰
的
故
事
發
生
，
但
戰
爭
真
能
避

免
嗎
？
我
們
這
一
代
更
希
望
在
夏
日
聽
到
蟬
與
蛙
共
鳴
，
但
在
石
屎

森
林
裡
，
有
可
能
覓
得
嗎
？
也
許
在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還
會
不
小
心
偶

爾
聽
到
幾
聲
，
但
現
在
的
小
孩
，
卻
是
連
蝌
蚪
都
不
認
得
了
。
都
市

人
的
協
奏
曲
，
恐
怕
只
剩
下
冷
氣
聲
和
鼻
鼾
聲
互
相
呼
應
而
已
？

協奏曲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興起於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的西方文藝復興，
提出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肯定人的尊
嚴和價值，主張人生目的是追求生活幸福，倡導
個性解放。四五百年來，經過一代代人的不懈奮
鬥，人的尊嚴作為一種絕對價值，已在全球範圍
內被廣泛承認。有學者稱，「人的尊嚴是人權的
源泉」；有學者則將尊嚴理解為「合乎為人之尊
的對待上的權利」。他們認為，「人的尊嚴是一
項權利，即不被侮辱」。
理論雖豐滿，現實很骨感；歷史雖勵志，當下
卻氣短。以筆者多年來的親身經歷與觀察，如果
你非高官顯貴，又上無倚恃，未得照料，那你只
能低首斂眉，小心翼翼地活着。如果你讀了兩本
書，自以為有些知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講究
尊嚴，恐怕寸步難行，處處碰壁。
早年在工廠期間，車間紀律甚嚴。精細數字化到

個人的工作量，令工人去趟廁所都得小跑，只有午
飯半小時，可以稍微喘口氣。那時我愛看《體育
報》，廠區閱報欄原先掛着一份，後來不知何故取
消了。為消防安全計，幾個緊挨着的大廠之間，道
路相通，並不設障，一天我用五分鐘吃完飯，然後
到鄰廠的閱報欄看報，十五分鐘讀完了，原路返
回，既沒遲到，更沒耽誤工作，可讓工廠的勞動紀
律檢查小組看見了，帶隊的是個四十多歲的女幹
部，聲色俱厲地訓斥我，我小聲辯解了幾句，那幾
人的臉色更加難看，威脅道：「你再說一遍！」那
意思是，如果我還不服氣，就要以違反勞動紀律處
罰我。我心想，午飯時間本就短暫，我還不想跑老
遠到鄰廠去呢？可誰讓你們不把報紙掛出來，但我
嘴裡再不敢吭聲，默默走開了。此事雖已過去多

年，但長久留存於記憶中，那種恥辱感、卑賤感真
是刻骨銘心。
正因為工廠太逼仄、嚴苛，加之學無所用，一
九八四年我辭職了，第二年經過考試，進入一家
報社，先幹劃版和校對。我們一同新來的五個年
輕人，都很快適應了工作。幾個月後，承諾半年
內給我們轉正的報社總編因病卸職，幾個與他不
和的人上台掌權，把我們視為前任的人，百般挑
剔。過年要提前印報，是我們五人半夜跑到印刷
廠拼版、校對，髒活、累活是我們在幹，可年後
上班，會上表揚了許多人，卻隻字不提最辛苦的
我們。兩個月後，報社給員工每人配發了一套液
化氣灶具，惟獨我們幾人沒有。一九八七年初，
這個臨時領導班子的所作所為，激起了全社多數
同志的不滿，聯名上告，上級準備派來一個工作
組。班子裡有人生怕我們向工作組如實訴冤，對
他們不利，一天下午，把我們叫到辦公室，一臉
陰沉地下了逐客令。我們讓給出理由，他們支支
吾吾，我摔門而出。幾位有正義感的同志聽說此
事，無不氣憤，「哪有這麼欺負人的！」一老同
志給我們支招，我們依照指點來到上級主管部
門，一領導幹部表態支持我們，「明天你們正常
上班。報社的問題要解決，工作組馬上會下
去。」雖然我們五人沒有被掃地出門，且在第二
年轉為正式編制，那幾個不受大家歡迎的傢伙也
先後調離，但最初兩年的不愉快和受歧視，還是
令我難以釋懷，聯想多多。
稍稍用心觀察，便會發現，在現實中，在我們
的周遭，按照某種標準將人分成三六九等，對少
數人多方關照，對多數人卻輕視冷漠，此類事可

謂多矣。
你到銀行辦理業務，就會有所見識。這些年，到

銀行辦事須先在排隊機前取號，然後坐下等候，而
拿取號碼是有講究的，一般人只能取A字打頭的
號，等待時間很長，而有些人則是VIP身份，即存
款數額較多、享受特殊待遇的貴賓客戶，他們拿U
字打頭的號碼，坐下不久，便會被叫去辦理業務。
許多拿A號的人等一兩個小時了，還沒被叫到，可
VIP剛到幾分鐘，就捷足先登，享受優先照顧。顯
然，身份的不平等所寓意的尊卑之別，在這裡是明
顯的，也是有傷一般儲戶尊嚴的。
一天晚上，鄰居老張不慎摔傷，我陪着到醫院

拍片，結果顯示左腿骨折，須住院治療，可醫院
沒有空床，找醫生說了半天，才在骨科三病區的
走廊上加了一張床。可憐老張，一條腿被重物牽
引着，不能動彈，輸液、吃飯、擦身、大小便，
都只能在床上，在人來人往的走廊上，親戚朋友
來探望，也只能站在走廊說話。有一天，我無意
中乘電梯來到十二樓的高幹病區，卻發現這裡寧
靜安適，每間病房至多兩位病人，更有病房面積
達一百平米之大，擺着沙發、茶几、鮮花，電
視、衣架、大衣櫃一應俱全，洗手間還有熱水供
應。有的病房還空閒着，沒有病人。對比之下，
老張所在的病區，一間不大的病房，住三位病
人，稍大一點的房間，住八九位病號，髒亂嘈
雜，擁擠不堪，就這，老張還住不進去。
有時想，人們辛勞一生，努力學習、工作，到
處奔波、忙碌，無非是為了展示自身價值，爭取
他人和社會的承認，獲得一己尊嚴。可在這片因
襲了太多傳統觀念的土地上，輕視人、糟踐人，
乃至不把人當人的習慣及做法，至今體現於一些
人的言行舉止，表露在不少部門與官員的管理方
式和做派上。在有的地方和單位，你想有自己的
起碼尊嚴與人格，也須一番苦鬥。你經常發現自
己處境尷尬，孤立無援，並非你工作低能，不夠

稱職，而是因為你比別人見識略高，多讀了幾本
書，書中的道理教導你把尊嚴與人格看得很重，
可周圍的人更看重的是職銜、權位、利益，為了
這些，他們可以不要尊嚴，不顧臉面，你無法像
他們那樣，你只能陷於困境。
社會的真實進步，不在城市大廈高度的攀升，
不在華燈閃爍車水馬龍，不在經濟總量的增速，
也不在被別人追問幸福與否，而在每個普通人的
肉身與他人和社會接觸時的感受是否溫良，在於
自己的辛勤勞動得到承認和讚賞，在於辦理任何
一件事時均能受到尊重和禮遇。無須誇下海口講
得天花亂墜，民眾的心裡自有秤星。而衡量一個
官員的素質高低，最重要的就是看他是否有人文
情懷，管理與決策是否在意員工的個性及尊嚴，
是否能夠首先想到屬下是有血有肉的人，有自己
的性格、特長、喜好，應該把他們每個人放在適
當的位置，為他們配備必要的條件，以便他們心
情愉快地工作，發揮出聰明才智。
文明、友善和自由，已經被列為這個東方大國
的核心價值。如何讓這些價值與國民的生活發生
連繫呢？顯然，讓一些部門和管理者更新思想觀
念，促使他們懂得人的價值，尊重人性，關注每
個人的尊嚴與權利，並拿出真實有效的舉措，實
為必由之路。

尊嚴的短缺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下
午
三
四
點
鐘
時
分
，
旺
角
馬

路
總
見
大
塞
車
，
車
輛
多
到
觸
目

驚
心
，
那
天
跟
姑
姐
一
起
過
路
就

遇
到
上
述﹁
墟
冚﹂
場
面
了
。
排

在
行
人
斑
馬
線
前
兩
排
，
有
個
穿

着
花
綠
綠
名
牌
服
裝
闊
太
模
樣
的
女

人
，
開
着
比
車
龍
中
號
角
還
刺
耳
、
高

分
貝
的
大
嗓
門
不
停
在
罵
她
身
邊
的
外

傭
，
罵
的
都
不
過
是
女
傭
蒜
皮
雞
毛
的

小
錯
誤
，
那
張
毒
嘴
就
是
刻
薄
尖
酸
不

饒
人
，
大
概
發
覺
有
人
注
意
，
就
愈
發

罵
得
得
意
，
姑
姐
低
聲
在
我
耳
邊
說
：

﹁
等
會
兒
你
留
意
看
看
她
那
張
醜

臉
！﹂過

了
馬
路
，
那
女
人
無
意
間
回
轉
頭

來
，
看
到
那
張
臉
了
：
三
角
眼
、
歪
嘴

唇
，
脂
粉
都
掩
不
住
滿
臉
不
規
則
的
橫

紋
，
問
姑
姐
是
不
是
事
前
看
過
這
個

人
，
她
笑
說
從
未
見
過
，
聽
她
痛
罵
外

傭
這
副
德
性
，
憑
自
己
長
年
累
月
觀
察

各
色
人
等
得
來
的
經
驗
，
早
就
相
信
相

由
心
生
有
一
定
科
學
根
據
，
那
女
人
勤

於
罵
人
，
肯
定
不
會
有
好
面
目
。

姑
姐
說
，
聽
剛
才
那
個
惡
僱
主
滾
瓜

爛
熟
一
張
辣
嘴
，
就
知
道
她
罵
人
已
成
了
習
慣
，

但
凡
罵
人
，
必
然
觸
動
臉
上
全
部
神
經
腺
，
日
久

就
由
內
至
外
鑄
刻
到
皮
肉
上
成
了
皺
紋
，
皺
紋
連

眼
角
都
扯
歪
了
；
罵
人
的
人
也
必
然
什
麼
都
看
不

順
眼
，
心
罵
口
不
罵
也
會
下
意
識
地
掀
動
嘴
巴
皮

肉
，
正
如
廣
東
人
說
的﹁
藐
嘴
藐
舌﹂
，
嘴
舌
不

正
，
日
久
也
歪
了
。
生
理
上
的
醜
不
是
真
醜
，
五

官
不
好
看
，
為
人
善
良
的
話
樣
子
也
舒
服
，
但
是

心
術
不
正
的
醜
，
天
生
五
官
正
常
也
難
看
，
從
心

變
出
來
的
醜
才
是
真
正
的
醜
，
所
以
就
算
不
罵

人
，
只
要
存
心
勢
利
，
自
高
自
大
，
蔑
視
他
人
，

臉
上
都
不
會
沒
有
痕
跡
，
假
裝
笑
臉
時
人
家
也
會

看
得
出
來
，
以
為
自
己
是
好
人
，
不
過
自
己
欺
騙

自
己
。

看
桃
李
滿
門
退
休
下
來
做
義
工
的
姑
姐
慈
眉
善

目
一
張
臉
，
就
不
由
不
相
信
，
六
十
多
歲
的
老
人

家
，
不
施
脂
粉
，
不
吃
補
品
，
不
染
黑
髮
，
我
們

的
朋
友
都
猜
她
像
五
十
出
頭
，
便
知
道
真
有
她
的

理
由
。
明
白
了
，
留
得
住
青
春
，
主
要
還
是
修

心
，
可
貴
在
不
是
年
歲
的
青
春
，
而
是
德
行
永
恆

的
青
春
。

從背後看出她一張臉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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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銀行耐心等候叫號。 網上圖片


